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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天气院今天尧明天晴到多云遥 今天气温院6-18益遥 明天气温院9-20益遥 市区风力院今天西南风4-5级遥 明天
偏北风4-5级袁明天傍晚转东南风4-5级遥今天蓝天指数为二级袁天色淡蓝遥今天森林火险指数为四级袁容易引起森
林火灾袁林区严格控制野外用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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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阳台的玫瑰开花了。”

早上刚睁开眼，就听到郭先生在

阳台上开心呼喊的声音。每天早上起

床，郭先生的头等大事便是浇花养草，

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那年情

人节心血来潮，买来七株玫瑰老桩种
下后，往阳台上跑的次数就更多了，看

有没有生根，看有没有发芽，再后

来就看有没有长高，有没有抽出花苞。

这不，整整五个多月，终于在8月的一
天早上，两个鼓鼓的小花苞悄悄地从

枝叶之间冒了出来，嫩绿饱满，含苞待

放———那里，可有郭先生几个月来深
藏的期盼和愿望。

“是吗？”我应声跑到了阳台上。

洒满阳光的阳台上，在一丛翠绿的

枝叶间，有一枝红颜娇嫩，从包裹紧致

的花苞里探出头来，宛如一个亭亭玉

立的少女，羞答答地迎着阳光绽放。

如懵懂的孩童般，我们俩脑袋挤着脑
袋，俯身细看每一片花瓣的颜色、形

状，还有那挂着晶莹欲滴的露珠———

在朝阳的映射下，玫瑰瓣儿泛着淡淡
的柔光，幽香扑鼻，唯美而动人。

在希腊神话中，玫瑰花即美神的

化身，花中融有爱神的鲜血，集爱和美

于一身，挂着爱情的标签。“没有玫瑰

就没有爱情”，玫瑰是真爱的象征，每

一个热恋中的女人最想拥有的花。

想我们在两情相悦的日子里，几

乎没有关于玫瑰的欣喜故事———那只
是我的一个青春梦了，但到了儿子出

生那年，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关于玫

瑰的惊喜。

那是一个七夕节的下午，我正一

边看护孩子，一边在厨房准备晚餐，忙

得不可开交。忽然听到敲门声，转身去

开门。房门打开那一刻，一束鲜艳的玫

瑰花猝不及防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喜欢吗？”看我愣在原地没动，郭

先生从花后面慢慢露出头来，笑盈盈

地问道。

“这是哪儿来的？”我意外地问。

“你猜！”郭先生神秘地笑着。

“你捡来的？”正在做饭的我，满

脑子担心锅里菜会不会糊锅，被他这

么一问，大脑飞速运转，也没得出个

所以然。

“怎么会是捡来的呢？”对这样的

回答，他似乎有些意外。

“那你把咱楼下花坛里的花剪
了？”想起前两天晚上散步经过花坛，

看到鲜艳盛开的满池玫瑰，我们两个

曾经开过“借花献佛”的玩笑。

“什么呀！你咋一点都不浪漫呢？

今天是啥日子你不知道吗？我下班在

楼下碰到卖玫瑰的，专门给你买的。”

郭先生似乎有点生气。

“真的？”这意外惊喜，让我受宠

若惊。

“当然是真的！”看着我不敢相信

的样子，郭先生哭笑不得。

往后的岁月，那个场景和对话，便

成了我不懂浪漫的铁证，每每聊起，都

会让我们大笑不已。

那该是那几天里最称心如意的事

情了，将玫瑰插于花瓶之中，置于客厅

茶几上，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那一个

七夕节，满满都是浪漫温馨的幸福感。

然而在之后的一周里，郭先生竟

然过敏了，莫名其妙地全身瘙痒，抓挠

不定。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医

院一检查，确诊为过敏，具体什么过敏

却不能确定，医生要我们自己找。

这可犯了难。想到郭先生离家上
班，皮肤就好转，回到家就加重，我们

就把重点放在家里。于是在那一周时

间里，我把整个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

下，全都收拾了一遍，床单被罩，内外

衣服，全部清洗晾晒，收效还是甚微，

不见好转。

冷静之下，坐在沙发上，仔细回想

近几天新添置的物品，无意看到茶几

上依旧绽放的玫瑰花，似乎察觉到了

什么不对，会不会是花粉过敏？

我起身将玫瑰花放到阳台上，关

好阳台门，看看有没有转机。那一夜，

郭先生的情况似乎比往常好很多———

那肯定是花粉过敏了。

确定花粉过敏后，这一束美丽的

玫瑰花就一直放在阳台上了，直至它

绽放所有的风采，郭先生也慢慢好了
起来。从收到玫瑰开始，到郭先生康

复，这样的惊喜和意外，让我翻箱倒

柜，整整折腾了一周，不由感叹自己

此生与玫瑰无缘了，谁说“没有玫瑰

就没有爱情”，没有玫瑰其实也可以
拥有爱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当玫瑰重

新在阳台绽放，两人相依时，那段过往

不也是浪漫而难忘的么？

“你自己亲手种的玫瑰花会不会

过敏？”我还是有些担心。

“应该不会吧。”郭先生转头过来，

四目相对时，不觉笑出声来。

玫瑰花开
□刘小红

黄河入海口在东营。

我不知道我最喜欢、记忆中最美好

的儿时回忆之地的具体位置，只记得他

的名字———“东营孤岛103”。

打开儿时的大门，家门口正前方就

是一片没有任何羁绊和遮挡、无忧无虑

的“快乐海洋”，黄河大坝就在快乐的最
前方，大坝的另一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

海边缘———黄河的入海口。只要到了星

期天，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就会拉着我可
爱的弟弟，带上两个窝窝头、两根棍子、

一捆毛线、两个罐头瓶、一个“二锅头”酒

瓶，向快乐的方向奔去。

黄河大堤和我家之间有一条很宽的
马路，真的是“马”路，“马二院”里的马奔

跑用的，父亲说那是部队的军马。每次看

见一队队军马奔跑的时候，小心脏都会

感觉“万千沸腾”。一路、一坝、一排平房，

这就是我记忆中儿时快乐的园地。

马路的一侧有一条2米宽的水沟，水

沟不深，沟里清澈见底。冬日，沟面会结

厚冰，就成了我和弟弟的溜冰场；夏日，

水沟里长满了芦苇，沟边可见鱼儿穿梭，

虾儿欢腾。我和弟弟就会找一块沟边空
地，把罐头瓶子用毛线拴好瓶口，瓶子里

面放一点碾碎的“窝窝头”，绳子的另一

头系在棍子上，制造成我们两个人的钓

鱼工具。

儿时的夏天，我们两个一直都希望
能够钓到大鱼，从来没有考虑过罐头瓶

口那么小，大鱼能不能钻进去。我们知道

这个水沟里有大鱼，它们藏在芦苇深处。

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年代，是个小水沟都

会有鱼，更何况这个水沟还不小。

有一年夏天，我和弟弟见一个大叔
用泥巴把水沟两边堵了一节。当他把堵

好的一节里的水用盆子都舀干净后，盛

况出现了：水沟底下犹如“千军万马”在

翻腾，各种水生动物数不胜数，品种也是

齐全耀眼。大叔抓了好几条大鱼，每条大

鱼的长度如我身高，那年我5岁。

所以，能够钓上来一条大鱼，是我和

弟弟儿时在夏季的一个愿望。当然，每次

愿望都会被几条小鱼、小虾敲得碎碎的，

不过，快乐却丝毫没有减少。拉出水面的

罐头瓶里，每次出现活的生物时，我和弟

弟都会欢呼雀跃，然后把小鱼、小虾放进

“二锅头”酒瓶里。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为

什么放进“二锅头”酒瓶里的小鱼、小虾

活不了几天。它们的“早逝”不是因为缺

少“关爱”，而是缺少氧气。

东营在山东半岛，我本想等我退休

了，去寻找一下我儿时的乐土，几十年过

去了，我知道那方乐土会变得面目全非，

但是，无论怎么变，那里的小鱼、小虾都

会在那等着我。

钓鱼
□周江川


